我：爷爷你今年多大了？
李：今年78.	 
我：78啊？你叫什么啊
李：今年就79了
我：79
李：嗯。
我：你叫什么呀？
李：啊？
我：你叫么事？
李：叫么事啊？李贵庭。
我：李贵庭。哪个庭？贵？富贵的贵？
李：哦。
我：哪个庭啊？
李：那我就不清楚了。
我：不清楚了？
李：一字不识
我：哦。你是，你就是这个地方的人？
李：哦
我：你那个时候，我就是想，就是回来采访一下，像你们这么大的老人。那时候不是经历过那几年，59年 ，60年，那时候没东西吃的那个时候。
李：哦，从59年58年那时候说啊？
我：哦，就说你经过的事情，就是你家里的，你看见的，你当时吃了什么呀，那些。你想到什么讲什么。你就随便讲。
李：从58年？从58年说起？是啊？
我：恩
李：那58年生产大跃进嘛，大办钢铁，支援国家。大办钢铁的话就是支援国家，支援国家那大办钢铁，烧窑。在那大办钢铁在那砖瓦厂里的那个炼铁炉上搞。在炼铁炉上嚷了一半年。最后的话，59，58年冬里就成立了淅河沙子岗，沙子岗在那呢就修火车路。那到59年春上呢，那就没得吃了，就吃糠，吃菜。一天的话呢，两个人的话呢，一个星期，十天咯，十天两个人吃六斤谷。净吃菜，吃糠。就没得么事吃。一直到59年、60年。60年的话呢，春上慢慢地生活呢，就改变了一下。粮食放松了一下。粮食放松了的话呢，那慢慢的生活就又好点。那生产大跃进嘛，那栽树,Z在生产队里栽树、栽松树，栽几个月的松树。别的说么事呢，我也说不到个么事。
我：那你当时家里有几口人？ 
李：我家里现在是三口人。
我：原来呢？
李：三口人，我三口人是三代。掉下两个儿子、媳妇全分开了，天津住在的。我挨着我的小儿子的。小儿子的话呢，就是三口人三代。
我：那你原来58、59年的时候，家里有几口人？
李：59年那时候我的只有两个人。59年我是娘儿俩个，那时候还没结婚。结婚以后呢最后呢就退婚。退了婚，末了的话呢，就又说了一个。说了一个就添了三个儿子，姑娘已经不再了。
我：那59年的时候你有多大？
李：那59年那个时候，就二十，二、三十。59年还没得三十岁。
大伯：23岁。
李：23、24个年头。（调镜头）
我：爷爷可不可以往前坐一点，好。(00:05：02)那那个时候你们家里就只有两口人？
李：哦，59年噻？
我：有你和你的妈妈？
李：哦，婚离了就掉下娘儿俩个嘛。
我：哦，那你们在家是什么呀？
李：那就没得么事吃嘛，净吃糠，吃菜。两个人嘛，十天6斤谷，你看吃么事呢。那差一点饿死了。
我：那时候你住在这儿吗？
李：哦，就住在这儿的。
我：就住这个房子？
李：不是住这个房子，在底下住着的。这是最后的房子。
我：那那个时候你们还干活吗？
李：干活啊。那还干活嘛，你不干活不中啊。干活你在食堂里吃……修6队的田间大堰。一顿是三碗米汤，那全吃的菜。去晚了，晚半个小时，就掉下两碗，扣一碗。再去晚十分钟，再扣一碗，掉下一碗。就没得么事吃，饿到肚子梡。那是修田间大堰，6队高头的那个水库。
我：你去修了？
李：哦。
我：当时多少人去修那个铁路啊。
李：那我们这个全大队嘛。几百人，老老少少都在那。
我：那家里就只剩下一个人？
李：家里就是掉下那老嫲嫲子、不能动的、加小娃儿。只要能动弹的，评了地分的都在那儿去。早晨是5点半到场，黑了是9点下班。
我：你当时在村子里面是社员还是？有没有当过什么官啊那些？
李：那个时候没得官，二十多岁嘛，那时候得当官。
我：干活的时候怎么挣工分？干活有公分吗？ 
李：干活吃公分嘛。10分的底分。
我：你们家就只有你一个人干活？
李：只有我一个嘛。那时候人少只有我一个。母亲那个时候就不能劳动了。
我： 那这些事情你跟你的儿子啊他们说过吗？那时候挨饿的事情你有没有跟你的儿子啊，还有你的孙子他们说过？
李：没有说过。那样的事说到，他们，说到还不相信。第一个不相信，第二个这过去的事，说的话你也没得益。
我：为什么没得益。
李：哦，没得益处。他们不相信，那过去他说时间不同嘛。（为什么时间不同境地不同，这种问题从不思考）政策也不同。
我：那时候你吃得最难吃的是什么？
李：最难吃的是嘛，就到那坡上去，那黄荆叶子树。打霜，打掉掉的，就是在地下埌，埌起来再把草一摘，草一摘回来再弄水一漂，弄刀一切。把那个米的话，一点点米的话呢就配谷，弄个小对窝（椿米的石头）（09：40）再一冲，冲碎，把那个菜煮了了啊，就把那个米，冲碎的米倒到中里。还不糊到水（形容米太少），而且没得现在的淘米的水浑，净吃那。
我：那是什么味道啊？
李：苦。黄荆叶苦。
我：你吃过几次这个？
李：那就吃了一个多月嘛。没得了就再坡上，满田沟里扯青草，扯那个嫩草。扯嫩草回来又洗回来，剁到锅里煮。煮得吃。就满道里，中里，剜蒿子。我的老妈就掂个篓子，满道的去剜蒿子，回来煮着吃。那准备，有的人说吃那个榔树皮，那榔树皮、榔树根，回来一冲，冲了弄萝簺箩，倒在锅里话呢，满锅动。它是有油水的，满锅动。嚼到嘴里就是红的，红彤的。搅点榔树皮中里就好点。那要不搅点榔树皮中里，那就不中。那菜的话呢，青是青，水是水。搅点榔树怕中里呢，那个水的话呢，就炼得稠点，好喝一点。（11：22）那59年过得就不是生活。饿死几多人。我差一点饿死了的。那人家老人传说榔树皮配那个葱，说是犯绞（相克），吃了说是闹（毒）死了的。那黑了，5天的粮食，我的老妈就说你弄了5天的粮食，一下戳（倒）到锅里，榔树皮啊，配葱啊，说处了相反，吃了把人闹死了他。煮了一锅娃子，那个倾撤一锅娃子，娘儿俩个吃啊，吃了呢，那么了的话，煮着吃。衣裳穿得好好的，准备第二天没得气了，死了好了。吃了啊，也没死。它也不犯绞，也没死。那（后面）几天就饿到，光吃菜。就到那个地位。59年嘛，粮食过渡嘛。国家还外国的债。那是粮食过渡，粮食全逼光了，给国家去了。没得么事吃了。一直到60年春上，到61年春上那个时候生活就解决了，粮食全有了，那春上收的粮食，粮食放松了。那就按月，那59年拿工资嘛，58年、59年，到冬里。58年是生产大跃进。按月拿工资，评级。评一级二级，最后呢就吃大亏。
我：那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去要饭啊那些。
李：要饭你哪要？哪个把呀？都是要饭的。没得人把。你吃都吃不上嘴了，都成了要饭的。
我：你有没有看过谁被饿死的？
李：啊？
我：你有没有看过或者是听说过有谁被饿死了，那个时候。
李：饿死的有啊。我们这个湾里就饿死了我的个姨哥，叫个余兴发，就是饿死的。
我：叫什么啊？
李：叫余兴发，他姓余，叫余兴发，他就是饿死了的。那是我的个姨哥。他一个，一个单身汉。他活活地饿死的。我们这个大队饿死不少人。那59年修子金山，那草店王德成修子金山。那路上，路上死的道道就是人，全是饿死的。修子金山嘛，一顿的话，那么个碗两三碗稀的。一晚上到8、9点下班，4、5点就起床。又下大雪，又刮北风，又冷，又饿。没得门了弄不起来的话呢，当官的就叫回去。回去走不了呢，走到半路里死在路上。我的姨哥就是走在半路的，家家爬，要啊，杵着棍子要啊，跑回来，慢慢地走回来。算是死在屋里的。（15：36）
我：你当时有没有去看看他？你是怎么知道他死了的？
李：他回来，回来是我的姨哥，我们在一个湾里住着的。我们在前后屋里住着的。我的妈是他的个姨。我的妈就去瞧他，瞧他呢，喊他，他不答应。一摸呢就没得气，人就没得气，硬了。还有么别的说呢，叫？
我：你想到什么就说，你讲得很好，我很喜欢听你讲。
李：不中。
我：讲得好，讲得很细的。
伯：讲那四清运动以后。
我：让他再想想有什么讲的。
李：从那个时候朝前说？从那59年、60年朝前说啊？
我：哦，再往前你要知道的……因为那些我都不知道，像我这么大的，我都不知道。
李：那你不知道。
我：所以就想听你们说一说。
李：那你不知道（大伯递烟）
我：以前这土地，这田是你们自个还是国家？
李：那田，田那个时候那是集体的嘛。
我：最早的时候。
李：最早的时候，那五几年，从50年那个时候那还是地主老财的。从50年51年，51年那个时候我们这儿才土改。解放了没土改，才土改。土改的话呢，就打倒恶霸地主。把那个该枪毙的枪毙，该坐牢的坐牢。把他们压下去了，老百姓的话才翻了身。不把他们压下去的话呢，那那老百姓老实。过去国民党领导的话呢，那黑暗统治，那时候狠。就把他们打下去的话呢，土了改，就把田地就分了话呢，一个人是两亩半田，五斗田，两亩半田，分一间房子。就把地主老财的东西话呢，五大财产，就全部收了，收到话呢，赶那个最穷的，把东西呢就把了他。把到那个。箱子、柜子、缸。不论么事，不论么就收。泥巴、绳索、耕牛，全部分到这个穷人。把他们打倒了就仗穷人的腰嘛。共产党就杖穷人的腰。那个时候才翻了身。自种自吃。51年52年土改，52年复查，又复查一道。怕有漏网的。又复查了一道。53年就成立互助组。互助组的话呢，要那个贫农的，入组。这个中农户的话呢就叫入。要入的话呢，就要到个人写申请，写报告，要求就入互助组。到54年冬里，就入初级社。入初级社的话就成了集体。那就按工分……按互助组的公分吃饭了。就凭分吃饭。凭分吃饭的话呢，做活的话在一路。吃饭呢，各吃各的饭。劳力多的呢，就付你钱多一点。劳力少的呢，就分的钱少一点。这个需要拿钱出来的，劳力多的要进钱的话呢，就分那个……你像，你的贫农，你的耕农多。按拿谷，一个人是九块五，一亩田是九块五。把这全除去完了，你还有多的钱。这个钱呢，我该拿钱出来的话呢，就把钱拿出来给到你。就朝那么平下来分。分得话呢，把到人家。到54年，55年那个时候，就成立人民公社。（20：54）54年55年56年，56年那个时候呢就是粮食统购统销。国家统购统销。那个粮食有的不平衡的，有的收（成）的多有的收得少，国家就收到一堆。粮食该卖多卖多，卖给国家。
我：那那个土改之前，你自己有多大的田啊？
李：土改那个时候我们造孽，土改我们是要饭出生。么事没得。跟着那地主老财办长田（当长工）。跟他办长田，他供你吃供你喝。一年的话，赶到那个田，没得水的，长不起来庄稼的。把到你嘛，把个亩把田你，要你种到。一年四季到他的数。不像那样嚷得话呢你就出去要饭。那是土改以前。那是过去国民党的领导。那个时候要饭的多。我这腿上，狗子，要饭狗子咬上扯到炉子那么远。把我拖那么远，没咬死的。那时候要饭，那时候我们是个小娃，那简直没咬死的。那过去造孽。过去我的全家要饭。妈也要饭，老人家也要饭，奶奶也要饭。无田无收，么事都没得。那是过去。
我：土改之后……
李：那还是土改以前。说的是那时候解放了没土改。那是四几年。
我：那时候你多大啊？
李：那个时候才是11、2岁，11岁。整11个年头。那个时候造孽。我的父亲，那个时候46年（23：23讲解放前父亲惨死故事……）26:53一直到65年冬里，我们天河口的水库……
27：27那就是65年是小四清。有的干部呢犯错的话呢，就定了案。66年的话呢，国家来个大四清。
我：你讲一讲那个小四清的时候。你讲一下你自己家里的事情。
李：我自己啊？
我：哦。就是四清的时候。
李：我，这就是我经过的。这说的都是我经过的。说的，那该说的都说了，小时候该说都说了了。
我：那个说得好。
李：土改了以后就慢慢……
伯：从四清运动那叫他说，从四清运动往起说。
李：从四清运动，四清运动就66年。我春上，冬里在65年在天河口水库上修了一冬的水库。第二年春上，大四清来了。大队的就把我要回来了。要回来了以后的话呢，那个时候要我当个代表。当个大队的代表，贫协主席，贫协主任，管全大队。
我：什么大队？
李：民跃大队。我们这个大队就是民跃大队。叫我当个贫协主任的话呢就管全大队。从哪个时候呢，从2月间，一直到6月间，就入了党。
我：你是不是冷啊？
李：啊？
我：冷不冷？
李：我不冷。我那是说我老人家，我气，我吓得怕。把我老人家打死了吓得颤，一提起他我就吓得颤。29：39就嚷了几年。嚷了66年，一直到76年，到76年就没有嚷（贫协主任）了。
我：你那时候当的那个叫贫什么，你当时当的（官）叫什么啊？贫什么？
李：贫协主任。
我：贫协主任是做什么的？
李：跟现在的大队干部一样嘛。管全大队。
我：你要给他们开会吗？
李：开会啊。
我：你来开会？
李：哦，我也开会。
我：你开会的时候跟他们都说什么啊？
李：开会的时候啊那就是上传下达嘛。你像这个公社的开会。或者是区里开会。区的话呢，你像我也一字不识。听呢，头一次一去听个报道，听个头，回来呢，到总结的时候，听个总结。听个头听个尾。回来话呢讲个大致。现在我的脑袋瓜不中了，耳朵也聋，眼睛又瞎，脑壳又滞。一聋三滞。上传下达嘛，你像那县里开会，这开会那开会，回来的话呢就把那其他的大队干部，开个大队干部会。领导上怎么讲的，这个工作是怎么个做法儿。所有的大队干部开了的话呢。大队干部需要开群众会的话呢，就开个群众会。不开群众会呢，开个队长会。队长回去话呢，生产队的话呢再讲再说。
我：你记不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讲的，开会的时候讲了什么啊？
李：你像那开会，比方的话：这春上来了，春耕生产，田间管理。该修堰塘的，堰塘坏了修堰塘。田埂子该做的，有嚯巴（缺口）该做的要做。买什么种子，么时候下秧。一亩田得几多肥料。这是生产队的开支。买肥料，朝田力撒。你像来个那个，哪儿需要么事，需要几个人。你这个大队，或者是，区里打下来，你这个公社该几多人出工。到大队了再一份工，再分到大队。大队的话再按人头分，再一分工。生产队的话呢，在回来安排。安排叫啥个去，那出外差，出工。修国家，支援国家。33：11领导怎么样说怎么样讲嘛。你像来个么运动，这个运动要发动么人。
我：比如我现在是群众，你当时开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啊？在哪里开会啊。
李：要开群众会呢就在大队开。把那所有人全传上去，全传去，开会。18周岁的话呢就是成个人民……是个大人。不到18岁的话呢，那就不成是个（成）人，到了18岁的话呢，成熟的话呢，是个工人。那么大个人的话呢，全传去话呢，我就讲，怎么样一回事，怎么样一回事。就讲下去。
我：那个时候是不是快文化大革命到了？
李：哦，文化大革命嘛，66年的话呢，67年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嘛。
我：那当时你在村子里面，是什么样？当时村子里面是什么样？
李：当时那个村的话呢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运动盖一个运动嘛，这个运动过去，那个运动又来了。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……哎呀那时候干部，就是一波浪去一波浪来。有的说是好，有的说是坏。那贴大字报。那大队办公室里大字报贴得满满的。
我：你贴了没有？
李：我贴了啊。
我：你贴了什么你记得吗？
李：人家给我贴的呀。
我：哦，人家给你贴的啊？
李：人家给我贴的啊。贴一百多张大字报啊。
我：你记不记得说了什么啊？
李：那时间长了那就不记得了。
我：大概的说了什么？
李：大概啊，那有的，四清的干部。你像那大四清一来，大小干部退位，不叫干。就是（外省来的）代表领导，代表支援。代表叫搞么事搞么事。就跟生产队的队长一样。那放最后的话呢就开他们的斗争会。那群众，那个干部，当干部总有得罪人的啊。有的你像这个家庭里出了个么事，或是公媳伙儿的吵嘴，出了家庭事故。婆儿伙的吵嘴，出了家庭事故。都要处理噻。处理的话呢那解决的话呢，那去解决那就得罪一方面。有的理儿大的，有的理儿小的，有的没得理儿的。理儿大的话呢就喜不过，占优势。没得理儿的话，人家说这个婆子没得理儿，没得理儿的话呢就占被动。她就恨你。 就像这样的话呢，最后来个大四清呢，来个运动话呢，提意见，你像那提我们的意见。我那个时候你怎咯怎咯不待我，待我不对。就提这样的意见，有的提得是假的，有的提的是真的。你像那大队干部，全大队干部，有的说是假的，有的说是真。说假说真的话呢，到最后来个落实。究竟哪个是真，究竟哪个是假，来个落实。是真事落了实的话，人家恨你，是假事的话呢，那解放（平反）以后了呢，那就解放（平反）了。搞文化大革命的话，那就来了的话呢，你对我也不对了，你这对我的不是了，那对我的不是了。全部是的不是的，不是的不是的。全部都不是的了。那就一波浪盖一波浪。那搞文化大革命那红卫兵。我们殷店的红造总，随州的红七月。那就两方面的话呢，红七月跟红造总，他们俩就相打。他们俩就相打的话呢，你说你弄的是对的，我说我弄的是对的。我说你弄的不对，我弄的对，你说你弄的对，我弄的不对。不对的话呢，找不对的相反就要打。就弄刀子戳，弄枪打。那搞文化大革命，串联。
我：你去了没有？
李：那我们去的话呢，我们么事不那个，枪也没个枪，刀也没个到。去的话那就躲到，在随州去躲到。躲两天。你不参加不中。
我：为什么？
李：不参加，他说你是个坏家伙。他说你是个坏蛋。
我：你串联去哪了？
李：串联我没有上别处去，我就是在随州去了。
我：到了随州以后。
李：到随州以后就回来了。回来就没上哪去了。
我：当时有没有人批斗你啊？
李：那批斗还不时有啊，那最后那大队干部，这个黑了来了那个黑了来了，一黑了来几十人，大队干部，生产队的干部。一黑了来几十人，来围困，叫你给他答复嘛。我的么事么事处理得不对，你给我怎么样解释，他也那样说，他也那样说。一个个地说，就跟他一个个地答复。40：02
我：要开会吗？
李：哦。那是搞文化大革命嘛。
我：那你有没有批斗过别人？
李：批斗过别人，你像那群众还不是有。大队干部还是有啊。还是批斗，跟他们批斗得有啊。
我：你当时呢？你当时有没有批斗过别人？
李：有啊。
我：你记不记得？
李：你像这，书记，正书记，副书记，还是有啊。还是批斗过人家啊。
我：当时是怎么批斗的啊？
李：批斗的话呢，你像，这，我说一个讲的例子。我头一个夫人离婚，我不离。那个时候女的话呢提高觉悟，干部的话呢帮女的。他来了话跟你解决，跟你商量，他叫我离了它。你不离，说你日打夜吊她。现在的妇女觉悟提起来了，那不中的话呢，要把你捆起走。就商量叫我离婚。你像这样的事，离了婚，那个时候搞大四清，我就提他的意见啊。是不是啊。提他意见，他最后说他不是的话呢，那以后搞文化大革命你跟他解决嘛。你在哪儿跟我说的，那个时候我的记性力好，你在哪跟我说的几次。我不离你叫我怎咯怎咯惩罚我，要往朝区里说，你说我日打她夜吊她。我说你究竟弄得是真的是假的？我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是一面不相识，由介绍人来介绍的，来说的。我好离不好结，我跟她一离的话呢，一辈子单身汉达成了，我不离。他说那你不离不中，你日打她夜吊她。我说这就是有人支援她，一来一问的话就是“是的”。日里吵啊闹啊打啊，黑了也打，打了嚅嗕（喊）的，他说你打得吠吠（ruai喊）。实际她用假事，她弄个脚在床上弹得响，弹得响，她说你打她打得响。那到任何人他也说不清。一个日里一个黑了。哪个晓得？人家大队干部来一问的话是那么回事，实际不是那么回事。就那样强迫的话呢，把婚离了。把婚离了那搞大四清的时候，我不恼他的火，我不敌他的意啊，你把我的一家人拆散了。是不是要提点意见呢？那59年人家饿死了人，粮食克到，大队干部克到。粮食全大队集中，生产队是空的，么事没得。生产队的话呢，你的粮食到那去，你没有回来。一个人一天是三两米四两米，你一个生产队有几多人，跟你算下来，到那去领。有的是饿死的，那人家也提点意见啊。有的提的是真的，有的提的是假的。你像那我们的一个书记，他调呢，是为么事掉呢。我说了你是个年轻人，这不必要说的话呢，我说下也可以。他是那男女关系，男女关系话呢，是军婚，那个时候是当兵伟大啊，动了军婚啊。你是个大队支部书记，动了军婚。
我：军婚是什么意思？
李：军婚就是当兵的，当兵的女的，他去强奸了，强奸了是通奸，男女双方呢都同意。这样的话呢是双开除。那现在当兵的话呢没得那么回事了。那像这样的事人家提的全是真的啊。是不是啊？有真的有假的。提意见有真的有假的，那看以后落实。落了实的话呢，解放了以后呢，你是干部还是你的干部，正儿八经的话呢，双开除这样的人的话呢，那落了实的话呢，那就坐个牢，那就双开出了。双开出的话呢，人家就不服。不服的话呢，搞文化大革命就来闹，叫我的答复。我的事是怎咯搞怎咯唱。那你到那个时候你照直就要说的，你是么样情况。你从小初步四清就落了实，又来了个大四清，跟你说霉了，批了斗。这样的话，你该怎么说就要怎么说，是真的是真的，是假的还是假的。
我：批斗是怎么批斗啊？
李：批斗还不是斗争他，提他的意见嘛，跟我们这一样。提他的意见。你说我弄了你，提我的意见，我么事么事弄得不对，么事么事把你委屈了。就那个就是批斗，提意见。
我：你当时害不害怕？
李：那你怕也不中啊。那到那个地位你怕也不中啊。每天黑了来几十人，来围困，你来给他答复。有的拿的棍子，有的拿的刀子。 46：35
我：每天晚上？
李：哦。
我：到你家来？
李：那到那个时候你怕也不中啊。
我：那些人都是谁啊？
李：那都是原来的老干部啊，有的下去了的，有的没下去的。没下去的说是委屈了，下去的话呢，那就是真错。下去的，他也来了。
我：那一般他们在你家里待多久？
李：那就是黑了，吃了夜饭来嘛。上十点，十一、二点那个时候回去。
我：在你家做什么啊？
李：来围困嘛，来提意见，叫我跟他解释嘛。我的事究竟你怎咯来处理，究竟怎么落的实。那眯眯（估计着），他的么样情况，你该怎咯答复就怎咯答复。
我：那你有没有去过别人家？
李：啊？
我：你有没有去围困过别人？
李：我没有困过别人。那个时候，他全部堆到你头上来了，你还上啥家里去？那就成了孤人一单。
我：那这样的情况一直多久啊？从几几年开始？
李：从67年冬的嘛，一直到68年春上。
我：天天晚上都来？
李：不是天天晚上。
我：是每天都来，还是隔一天，过几天这样？
李：隔一天，个一晚上，隔两晚上。有个星期。
我：你最害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
李：那你害怕也不中，到那个地步你害怕也不中，不怕。随他拿得么事来的话呢，那你怕也不中。你该……或是来十个八个，三十二十，有的说，有的不说。有的说，明天黑了吧，今着晚了的，我们再来。有的话呢是当旁听。究竟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。你嚷的是有点不对，这是实际事。他们也黑的在唱。他跟你答复的是对的，不对的。他们还要商量。
我：那他们有没有动过手。
李：没有，没有动手。我就跟他们说嘛，我说你们来了，这个老干部全部都是委屈，但是委屈的话呢，有的是真委屈，有的不是真委屈。真委屈的话是怎么样长短，你一头事怎么样长短，是真的不委屈你。四清的干部在这儿，跟你处理的，跟你落实的。那就照直的怎咯搞落实的，那你要照直看怎咯说。那要落实要处理的话呢，那就当面不跟他拿呀。比方说，你是个四清干部，按你这个纸张写的说，哪一条是么情况，哪一条是么情况。我就坐那当……我也不在识字，当个旁听。那你心里要记到。起码不跟他说个百分之百的话，也要跟他说到百分之八十。你看那些个东西，我说这么些个人，你们都是委屈，但是话呢你们不管拿得么东西，该打也好，该敲也好，该杀也好，我的横直也就是这么一疙瘩，也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。你叫我怎咯跟你答复，我怎咯跟你答复。他那个时候干部怎咯落得实，我还怎咯跟你答复。我答复你的是对的不是对的，你心里有数，你听过。工作队的话跟你见的，给你落得实。跟你见的面，对面落，跟你说过的。
我：当时你们要不要念什么口号啊？
李：那要口号，那开斗争会要口号。
我：是怎么样的口号？
李：喊口号就是打倒四不清嘛。
我：你是干部你要带头吗？你喊一句他们喊一句啊？
李：哦，打倒四不清，四不清是害人精。就叫他们干了嘛，就打倒他们嘛，打退位嘛。
我：那时候，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吗？
李：知道啊。
我：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李：那可是领导朝下传的嘛。他去世的时候，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是七几年啊？71年？
伯：76年。
李：是76年？他去世那由领导上处理，朝下传的嘛。那开全大队会，开群众会。毛主席怎么样，有的哭。
我：你哭了没有？
李：那我们那时候还不时掉泪了嘛。有百分之六、七十都掉泪。
我：你哭是为什么？
李：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解放土改，是他把（给）下来的，是他打下来的江山。穷人翻了身。他去世了。
我：你们都伤心嘛？
李：那掉泪肯定伤心嘛。不掉泪不伤心呐。
我：你记不记得你当天，你知道毛主席去世的时候当天在做什么？你知道的那一天，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
李：那就时间长了忘记了，找不到做么事。
我：白天还是晚上？
李：白天的。
我：上午还是下午？
李：上午。是上午嘛，上午，总12点那个时候。这……他们队长开会回来，说是毛主席去世了，由于说毛主席去世的话呢，当场就掉泪。毛主席那个时候，没解放以前的时候，闹革命的时候，跑去爬雪山，卧草地，吃青草，吃马蛋，喝马尿。那都是传下来的啊。想到他那个时候那么造孽法儿，把全国解放了。一么么突然去世了，好像那个小娃儿没得大人一样。好像猛一说的话呢，就没个事了（没反应过来）。
我：那个时候村里有没有做什么活动啊？悼念毛主席。
李：那大队里有活动啊，村子有活动。那开群众会嘛，那个时候说是睡棺材中里，怎么载怎么载（什么时候）开群众会嘛。开群众会悼念嘛。
我：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啊？(57：09还是讲毛去世时候)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时候？58：55
李：69，一直到68年春上才罢桥（结束）
我：最后是怎么样结束的？结束的时候？
李：结束的时候那下面的，有的起得这样的名字，有的起那样的名字。余下的不打了国家的政策下来了。中央的指示下来了，就不闹了。
我：不闹了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
李：不闹的话呢，那个时候有的闹得串联，有的跑这儿，有的上北京去，有的上武汉去。满道去一圈回来就讲，讲的话呢，有的说的是实的，有的说的是假的。那就不清楚。 
我：你羡慕不羡慕？
李：我没见过。那搞串联的话呢，我们上街上去赶集，从这儿走，街上看见过。带的袖章。红造总，写个名字，跟我们现在这个村里一样，起个名字叫红造总。搞头袖章上写个红造总。随州的红七月，也是带的袖章，高头写个红七月。他们是往下里闹。你说你搞的是对的，我说我搞的是对的。就像这样闹，闹的话，最后弄得满道去串联。
我：村子里面有嘛？
李：村子没得。那全是学校的，这单位的，那单位的。一般的村子里这农村里都是依靠公分吃饭。他们那样的人的话，这儿串联，那儿串联呢，都是拿食布号的，少不了的工资。你像农村的话呢，一天不做一天没得，两天不做两天没得。你就没得么事吃。那是依靠公分吃饭。
我：你先不羡慕那些去串联的人？
李：我们去串联没得益处，也不识个字，不识字就不中。人家串联的话呢，他识字，拿个本拿个笔。是个么样情况呢，往高头记到。到什么时候结束啊。一直到68年春上才结束。
我：文化大革命是10年是吧？
李：没得十年，一年。67年冬里，到68年春上嘛，就大半年。
我：就结束了？
李：就结束了。
我：结束之后是什么样的？
李：结束以后的话呢，也都不串联了。中央的指示下来了。那有的串联的，那学校的，那国家干部的。去闹了，有的有本事的，有的有钱的，就闹到中央去。中央最后答复下来，文件下来，看文件。叫结束。
我：再往后呢？
李：再往后，那个时候就没得么那个了。那就安了心，就没搞么事了。 
我： 你那时候还在当干部嘛？
李：到76年冬里就没有，76年我就下去了，就解决了，下去了。上十年嘛。
我：你有没有见过人家带那种帽子。被批斗的那种帽子。
李：批斗游乡嘛。带个高帽子。
我：你有没有见过（01：03：44）
李：那见过哦。那我们上县里开会，那县委、县长那提意见，那都是大学生呐，有文凭的东西，上去提他的意见。做那儿带个大帽子，背个大字报。
我：在村子里有嘛？
李：我们这村子里那个，我们这前头屋里那张书记，他就……哦，他没有哦。那张成宝，他就戴过。
我：你当时是要给他们带嘛？你是干部，那你当时在做什么？
李：那提他的意见，放他的大字报，他游乡是说他自私大。好弄生产队的东西，处理东西不对。好打他的老婆。最后的话呢就说是，搞游乡的话呢是张成宝嘛。叫个张成宝。全大队游乡。
我：你当时在哪？你在干吗？
李：我当时，那一天我在区里开会。最后的话呢，一电话打去的话呢，那末了的话呢，我就提前回来，一回来的话呢，他就再游乡。大字帽带上了。当时走，开会走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是他的，只能说开个会，提提意见说说，该解放把他解放了他。一解放的话呢就不批斗他了。就解放了，末了该解放就解放了。他也狡猾，他说不是，说是假的。说打他老婆是假的，假的话呢，代表就搞毛了，扯个大字帽给他戴上了。我就赶回来的话呢，帽子就戴上了。再取下来呢也不合适，我们干部也闹起意见了。说是包庇四不清。全大队游乡。
我：那你有没有给别人戴过帽子。 
李：我没有跟人家戴过帽子。就是他一个，我们这个全大队就是他一个带了帽子的。
我：你有没有批斗过别人？
李：没有批斗过他，批斗那是66年，那时候提人家的意见的。批斗过。
我：当时你提人家意见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
李：这我们这个公社的，我们是个小公社，石门公社的黄万申，他入公社的个头，是个书记。提了他的意见的。59年我们没得吃的，跟他说，他不朝下答复，他叫回去找大队的。66年的话呢，那时候搞大四清，在公社提他意见的话呢，我提他个意见。就是提这个，我提过的，公社的。
我：后来文化大革命之后，你觉得就是，你是怎么看那一段事情的。
李：那我们一个农村的，工作解决了就去了后（算逑），这也没得么想法，没得么看法。
我：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，就是还会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？
李：没有想过。
我：如果还有你，你想不想有。
李：想……再来一次那跟现在的，拿到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时候啊，那跟现在呢，我刚才说，现在的这个干部，跟过去那几年的干部犯错还要多。为什么犯错还要多呢？你想这个我们大队的，这提成那提成，现在 我们大队的该（欠）外债，该十二多万。这个钱找不到，我们生产队的，从社员身上提起去的这个钱，找不到全搞哪去了。那我考虑的话，这个时候要再来个四清运动的话呢，跟那个时候提的，干部犯错还要多些。
我：那你还想在来一次？ (01:09:37)
李：那就不中了，那就他现在的干部，现在的国家政策不一样，他不怕，不怕。
我：如果真的可以再有一次的话，你想吗？
李：再有一次的话呢，我看的话呢也没得几多人提。那只有干部入干部，只有这个守文化的。你像这个农村的话呢，这种田的话呢，他不会提。
我：那你希不希望有啊？
李：我考虑话呢，没得。我也不希望有，不希望他有，因为它群众与群众闹意见，那个时候。你恨我，我恨你（01：10：20）恨有几深！
我：那就是，土改以前，和土改以后，你的生活肯定是变化很大，是不？
李：土改以后的变化就大，土改以后的话呢，你有田地了嘛，那个时候生活解决了就有吃了，你个人种的有田。那个时候生活就解决了。
我：你 那时候有多少田啊？
李：一个人是两亩半，两亩半田。那就够吃了啊。你自重自吃。完了公粮？？
我：你觉得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
李：最苦是我们当小娃。那个几岁，5、6岁，跟这个11、2岁。那是最苦的。
我：58年59年那个时候还不是最苦的？
李：那个时候，粮食，最苦的话呢，58年，59年那个时候粮食过度，那只年把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当小娃的时候，那时候一年四季跟那个样。剜野菜吃，吃野菜，吃蒿子，吃树叶子。
我：那是几几年？
李：那时候就是四几年。
我：爷爷你年轻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就是梦想，有没有相当……有没有幻想过自己以后，以后的生活啊。你想当什么啊，比如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有没有？
李：愿望那就是，当小娃长大了到18周岁了，当个工人，结个婚，成了一家一季。后来的话呢就是有了后代，那就是盼望的这，农村人就盼望的这。
我：你以前有没有想过当兵啊，当工人啊那些。
李：那你没的文化，你当？你想也不中。
我：那当时你最想做什么？
李：我是一个农村人嘛，就还不是种田，种田为根本。种田的话呢，那子子孙孙都种田。你像也不是个住在城市啊，读书长大了，能识几个字，能盼望想搞个么事。你是个农村的话呢，都想当官，哪有那些子官当呢？只有跟现在一样，发家致富。有本事。这儿弄发财了，那儿弄发财了。有本事。过去不中。
我：你喜不喜欢跟我讲这些？你跟我讲这些，你心里面有没有不舒服啊，或者不想讲的。
李：没得么事讲了么。有么事讲我就讲，没得么事讲我就不讲了。
我：哦我知道。我说你跟我讲了这么多，心里面是好受一点呢还是难受？
李：哎哟，那有么事……难受也不难受，这全是经过的事。
我：你想不想讲啊？如果有人愿意听的话，你想不想讲？
李：我愿意讲经过的事，都经过了了，要说的我都说了了。就没得么事了。
我：是，是，你说的很好。就是说，如果有人想听你说 ，就是我让你来说这些事情，你心里面是愿意的，还是觉得……
李：肯定愿意，你叫我说嘛，说了心里暖一舒服一样。
我：心里舒服一点？
李：哦，心里舒服。你像跟我的儿子他们说的话呢，他有的还相信，有的不相信，他说时代不同，政策不同，他这两个不同就把你过去了。这我说的话，跟我们这个咵家常一样，咵了一道，说得道道，说得我还蛮舒服。
我：恩，好，你舒服就好。我怕说得你伤心呢。
李：那伤心，正在也不中，特别我的父亲伤心。
我：我这个拍了以后，我洗个照片给你……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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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：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在吗？
李：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正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啊。那生产大跃进嘛。那58年我们，3月份就栽秧，一气儿（一直）栽到七月间，栽伏晚嘛，栽双季稻嘛。3月份就栽秧，一直栽倒5月间。黑了，日里，夜里都栽。黑了半夜里，就点那汽灯，点那马灯。照到往中里栽。一气栽到7月间，到7月初，栽完的话呢，就58年大办钢铁嘛，生产大跃进。那就支援国家。我们就是在炼铁炉上去。到炼铁炉上去，我是9月间去的，10月初一，这，我的眼，我的牙齿，我这眼睛，这脑壳上现在这一个慢性脑震荡。就是一网墙，一下就倒下来，把我照个盖锅盖一样，一下就盖到中里。盖到中里的话呢，这58年生产大跃进那个时候，在医院里住了20天。住了20天我就要出院，医生说你现在还不能出院。我那时候年轻，我也是个咣当（屌丝），医生不叫出院我强着把院出了，要出来，不在那住了。最后的话呢就落这么个残疾，成了半个脑震荡。那个时候，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，我们这个，两个陈主任。矮子主任和呆子主任他们是管工的，最后那么着，到第二年春上他就问我，我叫个李贵庭。他就问：贵庭，你是么样了呢，你是好全了么，身上有有残疾或者没得残疾？那个时候年轻抗得住，说没得残疾。连来了几次，来问我有没有得残疾。他说真正有残疾，我们这是大办钢铁，是生产大跃进，炼铁炼出来是支援国家。支援国家的话呢，我跟你办个残废证。哎呀，我们那个时候1、20岁，那说得几怪，那当兵呢办个残废证，打坏了，是在前线火焰上打坏了，办残废证，我说那是几怪呢？他说是我们这是大办钢铁，支援国家，是堵大门口的。部队里，没得钢铁的话呢没得东西。他说我跟你上随县，那个我们这儿是随县管噻。上随县，上（随县）去给你办个手续。哎呀我说不要没得残疾，那要是办个残废证的话呢，多少有点补助。现在呢这个脑袋瓜呢就成了个慢性脑震荡。有时候发的话呢就不能动，一下就倒在地下。这是58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得了这个残疾。最后就慢慢地在生产队里做个活，抓个公分。
我：你坐着给我讲一讲把，站着太累了。13：35
李：没得么事讲。不讲了。
我：有，你讲得这么好。讲的我帮你拍下来，给你写出来。
李：写出来也不中啊。
我：中。
李：你也坐着噻。
我：好你坐着。好，你坐在那。
李：你给我照到，我衣裳这么个东西中？
我：中。
李：没得么事讲了哦。
我：有啊，你讲得这么好，你讲的每句话都是故事。你讲的每句话都由故事。爷爷有点走不稳当了，耳朵不行了现在。你以前认识他？
李：那认识，我们这隔一河两岸嘛。那58年，满道的，我们这儿修水库，哪儿修水库。我们都在一起，我们一个大队，都在一起。我们是5队，他是6队。总在一起。那修黑木湾，那修子金山，修淅河的铁路，修唐镇的铁路。这修白河水湾，修花卢沟，修我们天河口。我们全在一起。平整土地，岩子河，那出工的话，得集中，全在一起出工，拉车子。
我：你跟我讲一讲59年的时候吧。59年。
李：59年讲么事呢？
我：你看到什么，记得什么，就讲。
李：那特别是59年修子金山，那我们是吃亏。子金山就是这草店银河沟。那简直下大雪，下得雪飘飘的。一个人一顿是3两米，捞的车子，车子有装800斤的，有装600斤的。一天的话呢那么三两米。一天三更不到一斤米。三两米，一天三两米，按顿的话呢是9两米。黑了话呢，黑了12点下班。那就又冻又饿。那就饿死不少人，路上饿死不少人。吃的么事呢，中里下得嘛，下的，在那田里堰里去捞苲草、萝卜、白菜。就下到中里，吃的话呢就由少许的干的。光那么三两米的话呢，那简直，跟照人汤（形容汤水稀清得）一样，喝那么两碗三碗，也没得盐也没得油。那简直饿得造孽，那简直捞车子都捞不动。捞了就倒了，捞了就倒了。还不是修子金山，那个时候59年。那个时候吃亏，那个时候吃亏大。我不说了嘛，我那个姨哥，就是余兴发，就是在那儿饿死的。
我：余兴发。17：26
李：哦。
我：他是你的姨哥？
李：就他一个。
我：他是你的亲戚？
李：是我的一个姨哥。在那就饿死了。
我：他是几几年出生的？
李：那就不清楚。
我：他几几年死的？
李：他59年嘛，或者60年，60年春，还是59年，59年春上死的。
我：他死的时候有多大？啊
李：那他死的时候就30多了，他跟我大些。
我：余兴发。你还记得有谁当时是饿死的不？
李：我们这，那粮食大队的集体，我们那个时候那个书记姓夏，叫夏增光，他的心毒。他住在马家湾的，住在这三队马家湾的。他把我们这5队的粮食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有一点点梡不动的，梡得动的梡，梡不动的搞背，背不动的话呢，就弄手掂。把粮食话呢，老老少少全掂到三队去。我们这屋里呢，一天的话呢是，我的娘儿俩个，一天的是……10天三斤谷，你说叫吃么事。净吃树皮，吃榔皮，在那坡上去种黄豆。镐棉花叶子、黄豆叶子，满道的去剜野菜。净吃那。粮食全集体了嘛。
我：这个夏增光还在嘛？
李：不在了。他死了几十年了。他不在了。那他也受过斗争嘛。
我：他什么时候受过斗争?
李：他是66年，66年春上受过斗争，秋下就死了。
我：66年死了啊，他是被谁斗？（20：11）
李：啊？
我：啥个斗他？
李：那全大队斗嘛。全大队的社员提他的意见嘛。
我：他这个人不好啊？
李：因为他的心太毒辣了嘛，他想巴（结）上，把不是那个陈光木，陈光木是那个时候县公社的，公社的个领导，是个副书记。他也是在三队住着的。他想到话呢，看到他的心毒的话呢，就跟他说。他说：老夏啊，你大队的粮食招呼点啊。他（夏）说：我大队有粮食吃，我的社员都有粮食吃。他就汇个报汇到县里去。把这个陈光木的话呢，一下子就垮下去，一嚯调到草店。最后呢，我们大队的话呢简直就没得么事吃了。全是饿得皮耷嘴歪的。实际上呢是空头，没得粮食吃，他说是有粮食吃，社员都有粮食。那社员们，那群众们简直受了不少罪。从59年一直到60年，到60年春上，慢慢的话，粮食的话又，真的是没得了话呢，国家又救济。又放了点粮食下来，慢慢，慢慢那么着的话呢，到61年话呢，那个粮食话呢，那才够吃了。米汤煮干点够吃了。62年的话呢搞个天旱。田旱的话呢我们这全部栽的，种的黄豆，栽的红薯，净种的干庄稼。
我：那个夏增光是管全大队的？
李：哦，他管全大队，他是个支部书记嘛。管全大队。
我：那蒋家湾是谁管？
李：就他所管嘛。
我：也是他管哦？
李：都是他管。
我：当时59年有谁饿死了？
李：那饿死好几个嘛，我们大队饿死好几个嘛。饿得几个，搞不清，人家外地的，他年纪大了，抵抗力小了。就找不到叫么事。
我：你记得有谁啊？
李：我记得就是三队的一个。
我：叫什么啊？
李：三队的叫那个马……马正，叫个马正么事？我都忘记了，找不到叫马正么事。
我：马正义，是不是？
李：哦，是的。
我：他是怎么死的？
李：他就是没得吃的嘛，慢慢饿，吃糠。那哎呀，我们59年简直吃的不是，受得不是罪。吃个糠壳子，还没得现在的猪子吃的糠好。那现在都是机子打，弄机器打，往年的话呢，弄碓窝（椿米的工具）椿。弄垒子，像那个推磨一样，剔的那个壳子，把壳子剔下来。就把那也放在锅里炒，那往年西早店，是个粮库，它那儿呢就整米。整米的话呢就在那弄袋子，背粗糠谷子回来，背了放锅里再一炒，炒了放磨子上剔。放磨子上剔的时候，那夏增光检查，搞过来了。我就趴着磨子剔，我的妈呢就弄箩簺捋，捋得细沫的，就是不能吃，一吃的话，就跟嘴里吃了沙一样。吞下去，解手都解不出来。就没得门，解手解不出来就弄棍儿掏。在大便里弄棍子掏出来。我们全是差一点饿死的。净吃那。
我：我之前统计了点人数，念出来看看你认不认识。24：57
李：我不认得。
我：我念给你听。余兴发你认得哦。
李：哦，余兴发是的。
我：马正义，马大柱，李泰和。
李：哦，有个李泰和。
我：你认不认得？
李：我认得。
我：他是那时候死的不？
李：他也是三队的。那认得。
我：何开国。
李：哦，对了，何开国。
我：他是饿死的不？
李：他也是59年死的。他59年没得吃的，饿不过吊死了的。他没得吃嘛，饿不过嘛，总是个死，吊死了。何开国是我们队上的嘛，是的。在桥上住着的。
我：何开国是四队的？
李：哦。
我：他是四队的还是三队的？
李：何开国是我们队上的，四队的。哦在上湾的住着的。五队的。
我：是五队的？
李：何开国是五队的。
我：祁克服。
李：祁克服他不是饿死的。
我：他的妹妹是不是？他的妹妹和他的老头。
李：他的妹妹……那就不清楚。祁克服也是三队的人
我：也是三队的。
李：恩，那就不清楚。
我：还有个二队的王德洲。
李：王德洲噻？哦，二队有个王德州。
我：是吧？
李：恩恩，是的是的。
我：还有个雷宗方。
李：哦，有个雷宗方。
我：他们是饿死的不：
李：那他二队的我们都不清楚，找不到是怎么死的。
我：你只是认得有这么个人？
李：哦，认得。
我：马大军。
李：马大军是一队的。27：25
我：一队的？哦。他们说他也是饿死的。
李：哦，那马大军是一队的。
我：占德成。
李：哦，有个占德成，他们在一个湾里住着的。
我：他是不是饿死的？
李：那不是我们一个本队上的就不清楚。
我：他们大概大多？
李：大概是那么个情况。
我：比你大还是？
李：比我们大些，那年纪大。
我：还有一个周感情。
李：哦，周感情是在2队住的。
我：周感情是2队啊？
李：周感情死在哪儿的呢？不是2队的，也知是4队也不知是2队，他的父亲死了，他的妈下了堂（改嫁），也找不到在4队也找不到在哪。有个周感情。
我：哦，周感情，他多大？
李：那他年轻。他老实没得人照顾他。母亲的话呢又超前走了嫁了，跟个孤儿一样。
我：他比你大还是比你小啊？
李：他比我们大点。
我：邱凤卿
李：邱凤卿啊
我：邱家发的爸爸。
李：邱凤卿是六队的。他是水灾户。
我：什么意思？
李：水灾户那时候没得吃的，邱凤卿是的，有个邱凤卿，他是六队的。
我：水灾户是什么？
李：水灾户他是在淅河那个时候呢，水灾户那个时候呢，淅河雾（淹）了，就没得门的话呢，就把他调上来就拨到我们这儿。
我：哦，水灾户。
李：水灾户。
我：王德清。
李：王德清。
我：是个女同志。
李：王德清我还不清楚是在哪个队上住着的。
我：也是六队。
李：也是六队？
我：除了这些你还记不记得有啥？
李：不记得了。
我：你认不认得那个马泰山。
李：马泰山？
我：哦。
李：马泰山，他不知道。认识认得马泰山。马泰山那个时候有成分论，他是个富农成分。他那是几时死的还不清楚。
我：不清楚？
李：搞不清楚。
我：马大柱。
李：马大柱就是马泰山的儿子。
我：他是哪一年死的？
李：哪个？
我：马大柱。
李：时间太长远了都记不准了。在外队，不是本队。本队还能记个大概。你说的这几个人的话呢我们都认得。
我：那个时候四清运动。给我讲讲四清运动？（31：05）
李：四清运动有么事讲呢，四清运动那去年就讲了，还有么事讲呢？
我：你再讲一讲嘛。
李：讲过细一点。
我：讲你个人的故事。讲一讲，讲我记下来。
李：那四清运动，那个时候66年开始四清运动，那是有高头下来的工作队嘛，掌握嘛。那大队干部都靠边嘛。
我：上面来的？
李：上面来的工作队嘛。我们这儿大队公社的，区的，那是由县里拨下来的。我们这的工作队全是枣阳的。
我：枣阳的。
李：是枣阳的彭立启，有……你看我都忘记了。我只记得个彭立启。我们大队的你看，全都堵住了，都不记得了。这么长远了，几十年了。
我：来了几个人啊?
李：那来了，各个省的都有。一个生产队安排一个。
我：一个生产队安排一个。
李：全大队七个生产队。就管七八个。
我：这个队是啥个？
李：我们这个队就是这个彭立启在这儿住着的。
我：他住在哪里啊？
李：他是管全大队。他就在我的家里住着的。
我：他住在你家里？
李：哦，就在这个湾里住着的。
我：为什么他住在你家里？
李：是贫农嘛。贫农最困难的人，最困难的一家。
我：他到最困难的一家来？
李：他下来问噻。下来在队上问噻。哪个最困难？这个凡是当了干部的，不吃饭，不吃他的饭。
我：他不吃当干部的饭？
李：他说四不清嘛。一直搞清楚了才吃饭。搞清楚再吃饭的话呢，那时候工作要结束，他们就走了。他就走了。
我：他在你家住有什么故事？
李：没得么故事。没得，他也不讲别的。就是现在安排的工作，这个管全大队，就跟现在的支部书记一样，他管全大队。 下去的话呢，在队上，各队安排的都有人。那时候管生产啊，搞么事啊。那就是由他说安排的有人。
我：他在你家住了多久？
李：在我家里住了几个月哦。
我：他几月份来的？几月间来的？
李：是2月间吧。 
我：66年。
李：66年2月间。老年2月间，像这个时候来的。在栽树嘛。
我：什么时候走的？
李：他是7月间走的。工作结束了嘛。
我：工作结束了。
李：你像那大队干部，搞四不清的，受斗争。该落实的，有的社员，有的说的是真的有的说的是假的。说的真的落实就是真的。说的假的话呢就算了。
我：那那个时候你们怎么做活儿？你们做么事。每天。
李：每天做么事，那有安排活儿，生产队的安排活儿。天天安排么活儿，做么活儿。
我：那66年是不是文化大革命？
李：66年四清运动，66年秋的接着道67年，66年他们工作结了束就搞文化大革命。
我：工作结束才搞文化大革命？
李：搞文化大革命，像那代表这个时候，工作队也走了，也安排了。那个时候在当代表的。那个时候他又提一件事噻。日鸡巴提意见噻，找他的问题。说这不是的，那不是的，冤枉他。他才起又搞，采取打击报复噻。
我：上次你说你当过一个贫协主席是把？
李：贫协主任嘛。
我：贫协主任？哦。贫协主任是哪年当的？
李：就是66年嘛，他们来的时候。
我：贫协主任管什么啊？
李：按现在说的话呢，那就是管全大队，管全遍。一个队一个代表。
我：那你们管全大队，他们管谁？
李：他们管，全由他们安排啊，说啊。
我：他们管你啊？
李：哦，各队的，各生产队的有代表。各生产队安排的有工作队。 那个时候生产队的不听也要听。
我：不听也得听？
李：哦，不听也得听。最后工作结束了，该恢复的还是恢复干部。
我：你当了多久啊？贫协主任？
李：贫协主任，当了6、7年。
我：6、7年？
李：当了7年。
我：那你那个时候当干部是不是都要被批斗啊？
李：当干部，那搞文化大革命就又起来了，就要斗我们嘛。那都要批斗嘛。
我：你被斗过？
李：我还不是挨过斗。还放过大字报。那往年我们这儿前头是个学校噻，那办公室，学校，全在这儿。那有个道场嘛，那个道场就是改的，平的起来搞道场。往年就是学校跟办公室。在办公室里放大字报。这不对，哪不对，这就搞采取报复嘛。那问的话呢，那你条条跟着答复。你该是的就是的，该不是的就不是的。这工作队，怎样没跟你落的实，就落实。那能记个大概噻，原先我的脑袋瓜好，我记性力好。哪个出那样的事，人家社员提他的意见。你坐那听到。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。是真的话呢，那就落实是真一条，要是假的话呢，那就算了。
我：那时候他们怎么写啊？大字报怎么写？
李：大字报上就是这不对哦，又是这，又是那呀。把你说到，总不是说拐（坏）些。
我：具体的你记得嘛？他怎么说的？
李：67年春上。
我：你有没有给别人提过意见？ 
李：我还不是提的有。
我：你给谁提过意见啊？
李：我提过这个姓张的。他是当个支部书记。当个支部书记呢，他是个……他违犯了，过去……现在当兵的话呢是自由的些， 过去，那个时候当兵的话呢。当兵这个征兵任务下来了。给你说个例子，你像我是应征的队伍。你这个亲戚，或者是你的父亲。你的家妈人家的，你姑父们，姐夫们。大队干部都去做工做。不叫去，怕落后腿。最后的话呢，那末了的话呢，这个张显成的话呢，他就道7队，他住在4队的。他在7队呢，这个女的呢，是在7队。7队话呢，他是个军婚，男的当兵去了。他们俩的话呢，就有男女关系了。就把这给他落了实。实际话呢，赔的话呢还好点。那这个一个给他落了实的话呢，那个时候。彭立启的工作队，要给他双开除。支部书记是个党员噻。党员开除，支部书记开除，内外开除，还叫他做三年的牢。那个时候他的娃儿还小，还没成人。我就不同意。我说，他本来是个家道口和，他就是这一条军婚，他要违犯军婚的话呢，男的在外面堵大门口（保卫国家），跟这样搞，那以后征兵任务来，哪个敢去当兵呢？我说你只当的话，违反一条。我说这个双开除，我同意。你叫他做三年牢，我是不同意。不同意原因在哪儿呢。他是家道口和，一出去给生产队增加了负担，还倒转要照顾他。我说从这一条，我不同意。最后的话呢，就没有，双开除了，没有坐牢。最后的话呢，搞文化大革命呢，搞烧四旧的话呢，又在他屋里去。红卫兵在他屋里去搜了一回。搜了他也吓不过，首先我给他打招呼了，我说ni心里莫怕。我说是没得别的事情，他吓不过。那个时候怕游乡噻。怕全大队转，抬着毛主席的像，打的旗子，锣子架子敲得嗵嗵响。带的高帽子，怕游乡。他当过支部书记的噻，那几怪（丢人）哩。他吓不过。他跑去又上吊。又吊一回。这都是他的房子，他的儿子，媳妇，媳妇现在的话呢是我们大队的妇联主任，搬到镇上去了。镇上买了个房子，搬到镇上去了。43：13
我：他去上吊啦？
李：哦，又吊了一下子。
我：然后呢。
李：以后就把他弄回来了嘛，弄回来慢慢就好了。那不是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放大字报，他要来找我的事噻。斗争我。我说你的情况你晓得。我说不说就是那一条。我说没有叫你做三年牢，这是我的大（担）保给你保着的。他说你又怎咯能保护了我呢？我说你一走，你坐三年牢，男的走了，掉下你屋里一个，掉下娘儿母子全在屋里，给生产队增加了负担。 我说就因为这的话呢，我就给工作队的打对笼44：07。跟你保下的话，没坐三年牢。坐三年牢，说是回来了，么事么事的老家伙坐了牢的，跟你后生的话呢，又搞个不好听，后来。我说就是这一条。
我：他当时是，怎么违犯军婚啊？
李：他违犯军婚，他就是大队转噻。他在四队住着的噻，那个时候大队干部要工作，大队在大队转噻。哪个队有么事，搞检查，下去问下。这个女的话呢，女的话呢她就不正经。他们俩的话就有了发生了关系。
我：这个女的是哪里的？
李：女的现在在随州住着的。她的男的转了业的话呢，搞到随州去了。现在在随州住着的。
我：哦，这个女的以前是哪里的？（45：09收香菇的人来打断采访。46：33继续采访）那个军婚我还么听明白。什么叫违犯军婚呐？
李：违反军婚的话呢，就说个不中听的话呢，这个他们男女在一起睡瞌睡。
我：他们为什么不能睡？
李：她的男的在外头当兵噻。
我：哦，这个女的丈夫在外面当兵？
李：哦，女的丈夫在外面当兵。是违犯的军婚噻。
我：这个姓张的叫张什么？
李：张显成嘛。
我：张显成？是哪个显哪个成啊？他的名字怎么写？
李：我找不到。我也不识字。
我：哦，那他是在哪一个队住？
李：他那个时候在四队住的。
我：这个女的在哪个队？
李：在7队住着的。
我：女的在7队啊？所以你就提他意见了？
李：哦。
我：那后来他怎么提你的意见？
李：他后来就问，他也不好说噻。说对我的情况怎咯落的，落的是哪一条？我说你晓得，我说就是7队那一条。我把这个事实给他简单的说了几句。他也没得么事说。
我：那你怎么知道的这个事情？
李：你看那，那个时候提他意见呐，在生产队里提啊，最后干部就晓得了噻。
我：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李：知道的话呢，这个女的话呢。这个女的她的男的话呢，弟兄两个。他去当兵去了，他哥哥在屋里，他哥哥发现了。 哥哥发现了最后的话呢，这个女的话呢。那个女的话呢她也是不成经。她又跟他的姐夫哥俩，最后的话呢，末了的话呢，她就怀了孕。怀了孕的话，一天的话她的大摆子，他的哥哥的话呢就想把他捡起来。她在外面要发作要生的话，跑到外头去生的话呢，就把娃子整死了。他哥哥唱出来的。
我：说出来了。
李：哦，说出来了。说出来呢，就因为他们日妈闹意见，日妈闹意见。闹意见就跟他兄娃儿说，跟他兄弟说，叫他兄弟离了她。这个女的话呢，嘴巴就强。嘴巴就闹到部队去，闹到部队去她说是，我的作风是不好，我们俩是为什么谈的恋爱，结的婚。他们俩以后也是说的意思像，也是先发动关系，最后的话结的婚。就把这一句说的话呢，领导上没有批。她说我的作风是不好，我们俩是怎么样结的婚。就是这一句话最后领导上没有批她的，不是那样的话，他就离了的。
我：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？
李：女的叫杨厚英。
我：她现在不在这边了？
李：现在不在这儿，在随州。她娘屋在7队住着嘛。她娘屋的一个兄儿，叫杨厚新。
我：杨厚新？哦。杨厚新是她的哥哥啊？
李：是她的兄儿。是这个女的兄儿，嫡亲的兄儿，一个妈的兄儿。
我：弟弟？
李：哦，你到他那去过么？
我：去过，去过。杨厚新家我去过。
李：他嫡亲的姐姐，他一个妈的。
我：那后来这个张显成提你的意见？ 他提你的什么意见？
李：他没得么事说的，他只问落实他，问给他落实个么事。我说就是落实那一条。
我：那你还给其他人提过意见嘛？
李：那掉下的就没得。那你专门是个大队干部，那有社员提就可以了嘛。最后的话呢，生产队的落实，一个个的对，哪个落实，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。再一个呢，生产队的有代表。开会就问下，就说下。就晓得能落实是真的是假的。
我：那后来还有人给你提过意见嘛？
李：提意见那多，这个说个这，那个说个那，人多。
我：你记得最清楚的是谁？
李：这最清楚的话呢，那就是。那个马光，在我们队上住的。他现在搬走了的。马光新。马光新为什么他，就是马光新跟那个何燕州他们俩放的我的大字报。马光新呢，他那个时候呢也是造孽，也是困难。俩个老头死的早，最后结了婚的话呢，一个女的话呢手也不行，俩个膀子是个直的，不会拐弯。她有病。她有病呢，他是尿毒症。这个病呢是尿毒症，尿毒症呢晚上话呢，就在那个水桶。这么大个铁把壶再加一个水桶，一黑了话呢，喝那些子水。
我：他喝那个水？
李：恩。一晚上喝那。你看那喝几多，一……没得（又来了要香菇的人52：51）一户加一桶。有病我就跟工作队说，我说的话呢就跟他要一个机会，给他带几个钱，给他整病。他那个时候在信用社的借了750块钱，把个病整好了。病整好了呢。反转来，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就提我的意见。说我跟他搞了一身账。
收香菇人：你这搞的在摄像？
李：就说我搞了一身账。我说跟你搞了一身账，你是有病啊。给你整了病啊。不是整病我会给你搞了一身账？这个何燕州哦，何燕州为什么放我的大字报呢。他原来是个高中生。他原来是在我们队上住着，最后搬到西草店去了，搬到材民去了以后呢，那个时候学个技术员，开机子。卫生院，开机子呢他就学会了，会一套。会一套那个时候有区里，区里话呢有这个机子……你看这这么长远了。区里话呢就要他去，要他去呢就把户口转出去。我就说你现在么慌着，你才回来的，我说你出去了还是你出去。我说我们跟干部我们再商量一下着。他说我不叫他出，我堵拦他。他一出去的话呢，他那个时候呢也是家道口和，8、9个人吃饭。就是两个老的，他一走的话呢，掉下屋里人（媳妇）一个。户口一走，拨出去。那末了呢他就说，说是你堵拦我，不要我出去。说我拉着不要他出去。就因为这的话呢他放我的大字报。我说你回来，你是从泽民搬过来的，要升你的成分你才回来，回来不是那四清运动要升你成分，你不会回到民跃5队来。那个时候呢，土改的时候跟他划成分。有人包庇了，没给他升上去，就是个中农成分，应该跟他划个富农成分的。就包庇了话呢，那时候还是土改的时候。他小，他还没长大。被他包庇了，四清运动就搞清了，有人说，有人知根知底，就要升他的成分。要升他成分，他就要回来。我说你在泽民住的蛮好嘛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他的老人家的话呢，就把这个真情实况就跟我说了。我说那可以你回来。回来的话呢，我负责的话呢我不升你成分。就那样才回来。因为他呢我又跑到黄鹿冲组，那个大队会计一个人，那个时候没得识字的人。姓熊叫熊泽亮，我又跑他那去找老底。那个土改的时候的老册子，是么样情况。回来的话呢，我说你成分放心，我不升。最后我就说那，何燕州你毫无良心。我说那个时候，四清运动要升你成分，你跑回来，你又搬回来，我就没有升你的成分，我只能减少一个敌人， 我跟工作队说，只能减少一个敌人，不能增加一个敌人。我说你跟他划个新富农，又增加个敌人。我已经这么几十年了。我说你升了成分的话呢 我有个想法，我不大同意。成分没升上去。那你想噻，是增加个敌人好些，是减少个敌人好些？现在呢就一视同仁了，一个阶级了，没得敌我矛盾了。我说放我的大字报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两人，就是他们俩人放我的大字报。
我：那后来给你提意见，你有没有受处罚？
李：没有。58：50
我：当时他们给你提完意见以后，之后呢？
李：那以后当怎咯还是怎咯嘛。说过就算了。是真的给落了实，有工作队落实。是假的呢，有社员提意见呢，是假的就跟你一笔子购销，算了。
我：那再之后呢？
李：再往后就没得别的事了嘛。那就是大队的该开会的开会，不工作的话就回来生产劳动。
我：你现在想那个时候的事情。我说你现在想那个时候的事情是怎么想的？
李：现在回忆就没得么事回忆了，那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那么几十年了。那已经心里面就没得那么回事了。就购销了，没得那么回事了。也老了也不能动了，现在话呢，就么事不能搞了，没得么事说了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我：好，谢谢你。




